
接上期
难忘的友谊 睿智的祈祷

《云南日报》刊载有关新村的
消息没多久，1943年底，一支美军
通讯部队开来在村边驻扎，成了村
民们的友好邻居。在近两年的岁
月里，“老美”和村民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也传播了西方文明。他们的
报刊杂志、战地新闻电影纪录片，
都及时地传递着二战的战况给村
民；他们的运动项目和器材，也丰
富了中小学校的文体活动。与此
同时，有经营头脑的李沛阶也抓住
了商机，邀集好友开设了桃源酒厂
——“三友酒厂”，把原来准备做酒
精的设备进行了改造，供应美军
红、白葡萄酒及其它果子酒。各路
美军大兵纷纷寻着酒香而来，一身
上下的衣裤大兜里总是塞满瓶酒
而归，新村繁荣盛况空前。

美军与村民间培植起来的情
谊，很值得一书。由于村民文化界
人士居多，“海归”就不少，况且沈
从文夫人张兆和和李沛阶夫人许
岫岚还都是英语教师。每逢节假
日，大兵们纷纷带着乐器到各家聚
会。记得家父曾为来宾一一取中
国名字，并为他们讲解其名字的寓
意和内涵，给予美好的祝愿；有位
大兵原来的职业是鞋匠，他给我们
这些孩子带来他用废旧汽车轮胎
制作的凉鞋。

1944年驻地美军为我父、母拍
摄的彩色照片。为取得效果，翻出
了久违的花旗

袍和蓝西服；背景为“干打垒”
的破墙，无意间用先进的技术留下
了艰苦岁月的瞬间。

这是美军为李地主一家拍的
彩色照片。片中缺了他的大儿子
（老三哥），否则就是全家福了。

气质高雅的许岫岚沐浴在圣
经的光环里（美军科博和彼特所
摄。）

在平凡的友谊中，有着许多不
平凡的小插曲。李村长家信教，到
他家做客的，也就多了一层基督教
会教友们的亲切。有位勤快的，擅
长烹饪且颇有心计的叫尤里斯的
中士小兵，节假日是他家的常客。

来了就不闲着，总为他家做西餐或
传授烹饪方法，帮着做家务。有次
李家邀请了美军医院的上校院长
来做客，尤里斯自然担任着主厨的
角色，把饭菜做完按一定格式摆布
在餐桌上，李夫人请客人们入座，
却发现尤里斯和上校院长都愣着
不动，尤其是尤里斯低着头，像个
刚做了错事的小孩，而上校也是眉
头紧锁。原来美军的官兵等级有
严格区分，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
人”！上校和中士等级差别很大，
怎么能在同一张餐桌吃饭呢！怎
么办？是让主客入座做饭的回避，
还是……李夫人毕竟是京陵女大
培养出来的教士，面对两个束手无
策的军人说：“你等同是冒着生命
危险来华助战的洋人，今日万里晴
空，也是日本轰炸机扔炸弹的好时
机，炸弹之下岂有军阶大小之分？
上帝面前我等均受他所爱，哪有贵
贱之分？好好吃饭吧！”言毕，双手
一合做起了祷告：“愿上帝赋予我
们正义的力量，合力击败那野蛮的
敌人，愿上帝保佑桃源新村所有的
亲朋好友安然无恙……阿门！”

一位睿智的中华女子，就是这
样敬业的借助了主的智慧，化解了
尴尬，也以主的名义“训导”了一位
美军上校！

小兵尤里斯一再来家秀烹饪
技艺和勤快的表现，终于收获了爱
情。他心目中早就有了李家邻居
正值芳龄的马家姑娘。功夫不负
有心人，战后他两在美国加州结婚
定居，成就了桃源新村又一段美
丽、情深的跨国婚恋佳话！并且他
们与李家的友谊保存至今，后辈们
的亲属，直至今日还像走亲戚一样
地常来常往。

李地主破案

各界人士携家带口不远万里，
来到了“桃源新村”，李村长自感责
任重大，理应竭尽所能地尽他地主
之谊，确保一方平安。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盗贼四
起，维稳就是新村的头等大事。他
雇人建立了一支对外号称的“治安
队”，实际只有三人，由一名姓孔的
退伍老兵任队长，他曾当过班长，
我们都叫他“孔班长”。“治安队”主
要职责是夜间巡逻，有个什么风吹
草动，就立即报告，由村长起来亲
自带队主事。

显然，凭他这点治安队的实
力，是难以镇住场面稳住人心的。
大家能过上八年的好日子，关键还
是托了李村长的福！

他在地方上多年，有良好的社
会基础和知名度，人脉广泛，“三教
九流”、“黑道白道”都有他搭得上
腔的朋友。“多位朋友多条路”是他
为人处世的信条。他舍命搭救过
共产党，也不惜余力地援救过党国
犯事儿的高官。

有天他来我家，请家父帮忙。
说军中有位老友，在经济方面犯了
事，被人告发正关押在昆明陆军监
狱，从狱中带话出来，请他无论如
何都得想法子把弟兄转压至重庆，
因为那边有他的人，可以疏通关
节。家父通过亲戚，果然把这事给
办成了。后来父亲打探那人的情
况，却听李沛阶叹口气说：“莫提
了。该我那位老兄背时（昆明话

“背时”为倒霉之意），到了那边还
没两个礼拜就给毙了！”原来正碰
上军中整顿不正之风，蒋委员长对
败坏军纪、发国难财之辈深恶痛
绝，亲自签发了枪决的命令。

“嗨！还不如在这边想办法捞
他呢！至少不会办得那么快！”李
地主如是说。

都说村长后腰常掖着把不轻
易显摆的小手枪，有大胆好事小伙
试探性的碰过他的后腰，吓一跳！
是硬邦邦的真家伙，那可不是闹着

玩的，这更增添了孩子们对他的敬
畏，走路都离他远着点儿。

有天深夜，狗吠四起，间有汽
车声。村长亲自带队巡查，那车调
头想跑，他拔枪朝空连发两响示警
才截住。原来是不法之徒伙同军
中的内线，偷盗倒卖紧缺的军用汽
油。他们借助运油车爬坡的时候，
趁机将 53加仑大油桶滚下车。这
天夜晚，正是想将油藏匿进村里，
就栽在了李沛阶手里，人赃俱获。

建国中学师生次日早晨获此
消息，莫不欢欣雀跃，在那辆车上
爬上爬下，就像是他们的战利品。
有位姓常的体育老师（家父让我们
称他“常二哥”，是父亲在东北工作
时的上司常荫槐的亲属。）自称会
开车。大家纷纷挤上去，央求老师
开起来兜风。我也有幸被大哥哥
们拎了上去挤在中间过车瘾。车
门踏板上也挤站着学生。常二哥
摆弄了好一阵汽车终于发动起来，
满载着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朝着村
南的云南大学农学院实验基地开
去显摆。

殊不知乐极生悲。不但李地
主捅了军队这个谁都惹不起的蚂
蜂窝，汽车也出了“车祸”。常二哥
技术不佳，当车拐进农学院基地大
门时，一名站车门边的学生被大门
立柱挤伤尿血。两起大事都让李
沛阶十分头疼恼火。他动用了方
方面面的关系，分别与部队当家的
以及学生家长进行调解，才把事情
都摆平了。可见李村长面子之大、
人脉之活络。

据说，在“道”上混迹多年的大
小毛贼，也都告诫新手，切莫去踩
李家的地界自惹麻烦。可偏有不
知天高地厚的。跑马山地区还是
发生过唯一的一起大案，果然栽在
了李地主的手里！

在靠近桃源火车站的跑马山
脚下，有座住有几户人家的独立高
墙大院，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遭到
一伙蒙面强人，用利斧把厚实的院
门劈开进入，将院内的几户人家洗
劫一空，无一幸免。那伙强人有备
而来，用马匹将财物驮走！

对安居多年的桃源新村居民
来说，那可是件惊天大案——吓得
孩子们一时期夜间都憋的慌，不敢
起夜！

要说，作案地点只是靠近村子
边沿，不属于新村地界，李地主可
以不管，但仗义的他，带上他的治
安队来到案发现场，先将闲散人员
劝开。

他戴副手套，手拿一黑框放大
镜，像模像样地这儿照照，那儿瞅
瞅，仔细勘察、取证、询问，还亲自
做笔录……俨然一付上方派来的
资深探员的架势。

他采用“排除法”，抽丝剥茧，
逐一排除可疑点，一步步缩小侦查
范围。还真让他看出了蛛丝马迹。

从作案环境和手段看，院墙虽
高，但对有经验的盗贼来说，使用
钩耙绳索即可悄无声息地越墙打
开大门。可这伙歹人却嚣张无忌
地使用利斧劈啪破门。

由此分析，作案者不是那类技
高的、有反侦察经验的惯犯，而是
操斧娴熟之辈。那厚实的，用粗木
杠顶牢的大门，三下两下就被劈
开。

而遭抢的人家，除了财物尽
失，但幸好都没伤及皮肉。歹徒们
都刻意蒙面，看来，还想“抬头不见
低头见”在本地区讨生活混日子，
不像那类不想留后路的流窜犯。

于是侦查对象就缩小至离不
开斧头的木工和屠夫两类人。他
用仅有的侦破器材放大镜，这儿瞅
瞅，那儿照照，仔细查看辨认那斧
劈的痕迹。

嘿！还真让他照出些名堂来！
他确认了斧子是双斜面，于是

就锁定了屠夫有最大的嫌疑，因为

木工的斧子较为特殊，是单斜面。
特别是他用放大镜还看出了有的
斧痕上残留有油渍！。

村长不露声色地观察本村菜
市场几个屠夫的些微举动。开始
个个都恪尽职守、耐心照应着客户
的需求，时间终于让那几个家伙露
出了马脚。他们谈笑风生，出手日
渐阔绰起来，以往抽的都是地摊小
贩手工卷的土纸烟，现在居然显摆
地抽起了美国大兵的“骆驼牌”洋
烟……终于掌握了一系列可疑线
索后，报告了官府破获此案。

原来，菜场屠夫们平时见到好
几位穿金戴银的阔太太，打探到都
是那大院里进出的，遂起歹意相邀
干件“大事”，不想就栽在了我们的
李地主手里。

一时间，品种齐备的桃源菜市
场，猪肉断供。

“上帝之咳”

凡是与李村长交往过的人，脑
海中都会像光盘似地刻录下他的
音像。他有一付底气十足的天生
的好嗓子，说话字正腔圆富有磁
性；无论是快节奏或慢节奏都清
晰、流畅；哪怕是他刻意放低的声
音也都具有穿透力。据说歌唱家
是通过科学地训练，才能综合的运
用胸腔、腹腔和天庭三个部位，发
出音域宽广、有力度的声响来。他
可没培训过什么，或许是上帝赋予
了他人类尚未揭示的独特音源。
不夸张地说，只要他在家里不经意
的一声咳，新村的角角落落都会有

“震感”。
我们两家相距不远，更能感受

到他的动静。从我家的后窗望去，
隔着一片不大的种有花草和桃树
的园地，就能清晰的看到他家的房
子。那是幢有着红色鲜艳的洋瓦
屋顶砖砌墙的两层小楼，三室一
厅、厨卫齐全。也是全村的唯一。
每当昆明特有的阵雨过后，阳光普
照，在那遍低矮的，还淅淅沥沥滴
答着雨水的茅草屋顶衬托下，村长
的“官邸”就越加地突出。从那里
不时传来他吩咐孔班长这样那样
的“指令”——暴雨过后，查看新村
设施的漏雨、破损情况的交代声更
是频繁；间或他一声咳也波及过
来。

我童年的天赋就是常常有所
发现。一次，母亲给我掖被子，边
掖边叮嘱：“睡觉给我老实点，别瞎
踢腾！踢开了被子着了凉就该感
冒咳嗽了。”我没吱声。“发什么呆
哪？我说的你听见没有？！”她为落
实又唠叨我。其实正巧，后窗传来
的咳声启迪了我。我琢磨着想跟
谁打赌，李地主晚上睡觉肯定不老
实，也没人给他掖被子，要不然他
为什么老爱咳嗽，还使劲儿地咳
——嗓子眼儿上的痒痒虫不用点
儿劲儿肯定是赶不走的！可是没
过多久，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李
地主身子骨好着呐！人家嗓子一
点儿都不痒。每当他要跨出大门
外出巡视前，都要先重重地咳上一
声，像是上场演出前必先清清嗓
子，又像是有意向人们提示什么，
随即见他身着中山装，系好风纪
扣，手提文明棍，精神抖擞的去村
子里转悠，还间或地来上一声咳！
其实，这声咳用意多多。用来威慑
那些想上房、爬树、下水塘的小坏
蛋就是其一。他老惦记着他们，时
不时就来上一声，让小家伙们感到
他就像上帝那样时时处处地与他
们同在。我这一新发现，直到六十
多年后，看电视“动物世界”专栏才
得到了科学的佐证。据中央电视
台资深解说员赵忠祥说，森林之王
大老虎，时不时就吼上一声，以表
示大王的存在；吼音所及之处，都
是他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任何小家
伙都别想轻举妄动！

那时的家庭，大都是多子女，
家长们忙于生计，对孩子们照顾不
过来，只好采取“放养”的方式。而
绿色的新村，不仅是各色花鸟、昆
虫的园地，更是精力过剩的孩子们
尽情追梦的天堂！城里哪有这等
施展才智的广阔天地？而顽童的
心态，好像生来就都是归村长管控
的命！都知道他腰间有小手枪，他
还有一身十分了得的“拳脚”！我
们得处处提防他。他除了操持着
全村防火防盗的要事，还要看管着
小家伙们的出格行为。

每当我们在泥塘里玩得忘乎
所以，只要传来他的咳声，嬉闹、扑
打声即刻消停下来，不约而同地一
个个伸长脖颈，就像警惕站立起来
判断动静的非洲鼬鼠般四处张望，
见势不妙就紧急上岸抱起衣物光
着腚四散地奔逃。既怕被他逮着，
又怕他去家里告状。大人们早都
警告过，那水塘是取土建房形成
的，深浅不一处处暗藏有凶险。怎
奈孩子们的天性和“忘性”，再怎样
的皮肉之苦也经不住玩水的诱惑。

这就是孩子们玩水的池塘，正
值枯水季节，雨季来临一片汪洋，
处处是凶险。岸边的那幢房，记得
是教堂兼礼堂；右边远方的草房就
是恩光小学。

在那浑浊的塘里我不仅学会
了“狗刨”式，也为我日后在游泳比
赛中多次获奖奠定了基础，甚至名
字在长沙横渡湘江竞赛中上过报
纸。

在我们村边，还发生过几乎酿
成灭顶之灾的中印输油管道喷油
事故。那是一次雨后，公路泥泞不
堪，一个美国兵驾驶推土机在路上
铲泥，不慎将旁边的输油管铲断，
那绿色的飞机用油顿时喷涌而出，
向沟渠、水田四散奔流。在路边看
推土机的孩子们，忽见本地的大批
乡民提着瓶瓶罐罐来灌油或捞取
浮在水面上的油，孩子们不由自主
地也找来了瓶罐，加入了捞油大
军。我的布鞋和衣裤，都浸透了油
渍。忽然“上帝之咳”响起，孩子们
本能的赶紧躲开。都知道村长抓
过偷盗、倒卖军用汽油的，而对随
时可能引燃汽油的巨大灾祸却全
然无知！只见孔班长带人拎着长
棍棒跑来驱赶乡民，并声嘶力竭地
喊着“不准吸烟！不准吸烟！”但捞
油的人们更是加快了动作，争分夺
秒的不舍散去，直到美军的MP赶
来，才稳住了局面。事后大人和孩

子们想起来都后怕！
水火无情。在人生的经历中，

年年都有儿童溺水的不幸消息见
诸报端；在落后地区，愚昧的村民
破坏输油管线盗油，或油罐车倾覆
引发无知百姓前来捞油而造成的
群死群伤的悲惨事件都时有所
闻。万幸的是，我们的新村，没有
发生过任何溺亡事故（村外的水塘
除外）；那一座座成行连片的茅草
屋，也从未发生过火警。

八年来，托李地主的福！这些
奇迹无不与那“上帝之咳”的声声
警醒有关。

每当咳声传来，大家都知道村
长就在近旁，安全感油然而生。

未完待续下周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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